
陈建功

陈建功 1949 年 11 月出生于广西北海市，1973 年开始文学创作。1982 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

到北京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1995 年 3 月调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并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出版过的

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迷乱的星空》，中短篇小说集《陈建功小说选》、《丹凤眼》，中篇小说

《鬈毛》，中篇小说集《前科》，随笔集《从实招来》、《北京滋味》、《嬉笑歌哭》以及《建功散文

精选》等。作品曾多次获全国文学奖，并被译成英、法、 日、捷、韩等文字在海外出版。他是

一位多项文学奖的获得者；他是一位作品颇丰的学者、导师；国外一个专门研究中国文学的机构，

在发表文章时说：“能够将中国文学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当代作家有五到六人”，第一个提及的

就是他。

历史文化名城与“三千海”

——在“历史文化名城继承与发展”论坛上的演讲

陈建功

北海经过 8 个多月的申报，经国务院批准，成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这事大约过去半年了，

但似乎蜜月期还没有过，我似乎还沉浸在自豪与成功的喜悦之中。我以为，这种喜悦，是题中应

有之义。因为北海被误读得太久了，北京就有不少朋友对我表达过他们的疑惑，说北海不是过去

一个渔村么，不是改革开放后才崛起的开放城市么，怎么又成“历史文化名城”了？为了匡正这

种误读，我可没少了给他们上历史文化课。我之所以对北海的自豪与喜悦持赞赏的态度，还因为

北海并没有飘飘然，这次以“历史文化名城继承与发展”为题旨的论坛的举办，就表明了北海的

冷静，北海的从容，北海的追求和北海的姿态。我相信，从北海的领导者到普通公民，乃至像顾

总这样的，外来的、带着投资或带着智慧和力气来到北海的建设者们，你们都明白，作为一座国

家级的历史文化名城，这一称号之被赋予，其实意味着给它的领导者和建设者以更为重大的责任。

就是说， 自此以后，我们或可流芳百世，或可遗臭万年。这两天，我听到一位朋友给我说，北海

市的领导们，对北海老街的改造方案，迟疑再三，不敢签字。我还没有证实这一传言的真实性，

但坦率地说，我赞赏这种面对历史文化遗存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心态。对此我也有过类似的遭

遇，我记得当年老街整修的时候，北海曾找我，希望写一篇“老街重修记”之类的文字，我就毫

不迟疑地谢绝了。这篇“重修记”据说是要刻在石头上的，这固然是莫大的荣誉，其实更是莫大

的风险，因为这荣誉的后面，是无法摆脱的历史责任。我以为，这种“敬畏之心”，这种“历史罪

人”恐惧，应该是高悬于每一位决策者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我们都知道，无论是北京的胡同

改造还是城墙处置，恰恰因为缺乏对历史文化遗存的敬畏之心，更多的是“破旧立新”的豪迈和

自以为掌握了真理的专断，

才酿成了千古遗恨。因此，谈到北海历史文化名城的继承与发展，我想，保持一种敬畏的、

忐忑的心态，总结经验，避免前人所犯的错误，或许应该是我们做好历史文化名城继承和发展工



作的基本方针吧？

我这么说，并不是说北海市的领导者和广大人民缺少这种敬畏之心和责任意识。恰恰相反，

在陪同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考察北海文物保护工作的过程中，我已经深深体会到了北海市历届

领导、文物文化工作者以及广大市民，对保护自己家园所表现出的历史敏感和先见之明。说实话，

当单局长为我们的老街保存得如此完整发出惊叹的时候，当廖德全常委介绍北海人如何把英国领

事馆平移 55 米到北一中校园里加以保护的时候，当合浦汉墓的负责人给我们展示他们丰硕的考古

成果的时候，我的心中真是由衷地发出对乡党的敬意。记得当时连单局长也不免发出赞叹，说：“当

时谁是北海的领导啊？先见之明啊，就知道得把这老领事馆原封不动地挪走！要是放到别的城市，

很可能早给炸了！”我想，恰恰因为在北海发展的道路上，有过那么多对历史文化保护战战兢兢的

领导，才有北海古代和近当代历史文化遗存比较完整的展示，才有今天成为历史文化名城的自豪。

那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还要不要发展？该怎样发展？发展什么？

敬畏与忐忑，说的是一种决策态度，当然不能成为我们在历史文化名城继承和发展上无所作

为的借口，但在怎样发展和发展什么这一问题上，的确需要思考、切磋、走出一条符合北海特点、

独具北海特色的新路来。

上一次，也就是一个月前的北海之行，我曾经到“三千海”参观过，这一次更是在顾总的带

领下，领略了这一项目的风采。刚才，又一次从顾总激情洋溢的演讲中得益良多。我理解了他的

哲学，他的梦想，他的向往，他的情怀，我不敢说是不是能捕捉到他思考的精髓，更不知道文学

界的同行们是否也有共鸣，但就我个人来说，我是被感动了，被激动了。我发现原来这个东北汉

子，他不是到我的家乡圈地盖楼赚大钱来了。他是把冠头岭当作一幅巨大的画布，展开了雄心勃

勃激情四溢的艺术创造，他梦想着把这一创造经典化，以新的辉煌和历史文化名城的辉煌交相辉

映。我试图捕捉这汉子的几个关键词——比如“情感”。顾先生说，他想把“三千海”打造成有生

命、有灵魂、会思考，能呼吸的又与北海的自然、人文环境背景相适应的生命体。这句话使我越

发深切地感到，与其说顾先生是一个开发商，不如说他是一个艺术家。他岂止是个艺术家，他还

是一个思想者。这个开发商居然对“商业精神”的“充斥”提出质疑，他说他要“秉承着工业精

神即制造与创造之精神。他“不但要做好一个实践者，而且力求成为一个完善的思想者”。坦率地

说，我曾经感慨我们已经陷入了一个拜金时代，不要说房地产，也不要说大众文化，就连学术都

陷入了拜金的冰水之中。而顾先生的夫子自道，使我得到的，不仅仅是感动，更是一种力量。是

在熙熙攘攘中顽强地用情感、用梦想、用思考来挑战平庸，为人类文化留存经典的呼唤。正如顾

先生所说，建筑同质化、城市同质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他所忧虑的，是对自然界资源的严重浪

费，在我看来，除了自然界资源的浪费之外，建筑同质化和城市的同质化，以及其他林林总总的

同质化，最终导致的是文化的同质化，其结果是文化个性、地域个性的消失，文化多样性的消失。

且看今日国中， 自从大型实景演出“创意某某某”之后，又有多少蹩脚的实景演出接踵登场？而

且还在投入着、筹备着多少实景演出？而毫无个性的楼高攀比、广场攀比，又层出不穷。A 城盖楼

多少多少米，全国第一，B 城又盖一座， 岂可甘居第二？……其实这种同质化也不光为中国所独

有，我记得前苏联剧作家梁赞诺夫有一出话剧，名叫《命运的捉弄》，说的是新年前夜，家住莫斯

科的外科医生卢卡申在同学聚会中酩酊大醉，糊里糊涂地上了飞往列宁格勒的飞机。列宁格勒居



然也有同样的斯大林大街，同样的多少多少号公寓，公寓里的布局、家具竟然和莫斯科卢家的别

无二致。这样，卢卡申自然是误把他乡做故乡啦……这部喜剧，讽刺的是刻板划一的生活方式，

其实就是对同质化的抗议。告别同质化的唯一良方只有创新。顾总昨天不无得意地告诉我， “三

干海”是唯一的。借用这句话，我想说， “唯一”、 “创新”、 “非同质”、 “‘隋感”等等，

这些由“三干海”挖出的关键词，同样构成了未来北海走向新的辉煌与自豪的基本要素。也就是

说，顾志强先生对北海的贡献，或许不仅仅是一片“三干海”，而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走向新的辉

煌时所可能借重的精神。

我相信，8 年之后，顾总的“三千海”之梦将圆满实现，因其独创性而将可能成为北海的标志

性建筑，风靡全国或亦可期。对北海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来说，其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再过百年，

它是不是也有可能成为北海的历史文化遗存？当然我也要说，北海历史文化名城的继承与发展，

靠的不只是一个“三干海”。各行各业，要做的事情多乎哉。但一个命题是应该成为大家共识的，

那就是，历史文化名城的继承与发展，务必以创新性为前提，以经典性为指归。比如，作为北海

的作家们，我们有没有志向和实力构建一座文学的“三千海”？电视剧《闯关东》我没有看过全

部，但片段的观看已经使我感动。它把山东、关东的地域文化、人文品格展示得如此迷人，岂不

也有类乎“三千海”的气势？一座城市，如果它拥有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又拥有“三千海”这

样的前所未有的经典建筑，还拥有三五个全国第一流的作家、艺术家，拥有可以称之为经典的文

学，这座城市才是令人敬畏的。正如 6 年前，我在印度瞻仰了闻名世界的泰姬陵之后，来到印度

文学院演讲时所说，我刚刚从你们的泰姬陵回来，为它的堪称经典的瑰丽，不能不对你们的民族

心生敬畏，来到了诸位中间，想到你们中间曾经出过一位泰戈尔，耳畔又飘过了他那堪称经典的

美文，我的敬畏愈发强烈。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的继承和发展，软实力也是不可或缺的。因此

我期待着北海的作家们，也用情感、创新，用经典精神，创造出文学上的“三千海”来！


